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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的歌声
■俞 海

■金春妙

游蛇蟠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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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加关注。欢迎来
稿：8129773@qq.com

■郑育友

阿池先生

去年我在海南过冬，住在

三亚市一个名叫南边海的地

方。春节过后，嘉锵兄偕夫人

金家勤从海南的乐东前来看

我，我约他们在“鹿回头”的老

友记餐厅共进午餐。应邀赴宴

的还有两位在海南过冬的瑞中

老同学和他们的家人。

记得那天是个晴朗多云的

日子。餐厅就开设在海湾的沙

滩上，餐厅不设窗户，只装饰有

半腰高的木质围栏，阵阵海风

扑面而来，眼前碧波连天，视野

非常开阔。因为大家都不喝

酒，就以茶代酒。几巡清茶过

后，席间有人提议嘉锵唱歌。

嘉锵不加推辞，清清嗓子，

离席就唱，唱的是我们大家非

常熟悉的老歌《蓝蓝的天上白

云飘》。霎时间，清亮而浑厚的

男高音立刻回响在餐厅和海

边。当他唱到“白云下面马儿

跑”的“跑”字，那声音扶摇直

上，仿佛天马行空，我的感觉像

是飞机穿透云层，眼前呈现一

望无际的蓝天和阳光，痛快舒

畅极了。

这一曲《蓝蓝的天上白云

飘》博得在座众人的一阵热烈

掌声。他唱完之后，面带微笑，

神定气闲地从容就座。正当大

家纷纷议论他不但身体保养得

好，而且声音也保养得如此完

美，真是不容易时，嘉锵却顽皮

地笑着说：“我告诉大家一个秘

密，我有气功。”

说着，他撩起衣服，指着腹

肌结实的肚皮说：“秘密就藏在

这里，不信，我发音，你们摸摸

看，它硬得像块石头。”说得大

家不禁哈哈大笑，又由衷地佩

服。因为稍有音乐知识的人都

知道，练唱歌的人靠的是腹式

呼吸，这和练气功有异曲同工

之妙，要不现在的老年人学唱

歌的会那么多？

这次聚会让我重新看到一

个少年的姜嘉锵，我们仿佛又

回到了童年时代，尘封已久的

记忆重新被打开。

嘉锵从小就顽皮好动，喜

欢唱歌，因为他名字“嘉锵”和

瑞安话里的“光腔”同音，所以

他的表哥总是戏谑他，说他唱

歌“光腔，沓板，漏口风。”不管

别人怎么说，他照样天天把歌

谣挂在嘴上。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

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首他姑父教的千家诗，

他小时候就吟唱得有板有眼，

常博得大人们的赞赏，至今他

仍然娴熟于胸。说话间他再一

次用瑞安话吟唱起了这首千家

诗，那亲切的乡音，浓浓的乡情

和一副摇头晃脑的样子，笑得

大家前俯后仰。

1956 年，姜嘉锵在天津业

余演唱中崭露头角，被中央民

族乐团看中，从此走上专业演

唱的道路。从艺五十余年来，

先后获奖无数，1984 年在世界

奥林匹克艺术节上被誉为“艺

术节皇冠上的一颗明珠”，1987

年被评为“全国观众最喜爱的

歌唱演员”；他到过苏、美、德、

法、奥、比、匈、日、新西兰、新加

坡和港、台、澳，他的演唱好评

如潮。从上世纪末开始，他又

潜心钻研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

曲，艺术青春重新激发，在国内

外产生很大影响，被誉为“中国

古典诗词演唱第一人”。

我之所以敬佩他，倒不是

因为他头上这些炫目的光环，

更看重的是他热爱家乡和对家

乡人民的一往情深，包括对我

们这些少年朋友的不离不弃。

他曾先后多次回乡讲学，办培

训班，为家乡的音乐事业尽心

尽力，造就了一批本地音乐人

才，前文联主席王国伟就是他

栽培的弟子之一。

他曾经推心置腹地和我谈

过，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具备三

个要素。一是天赋，二是机遇，

三是勤奋。三个要素都有，事

业就成功。但机遇这一条却是

最重要的，你没有机遇，天赋与

勤奋也徒然。他的话精辟在

理，击中要害，我心悦诚服。

不过，嘉锵兄的机遇中还

多了一层因素，那就是他的贤

内助金家勤女士。家勤也是中

央民族乐团的演员、女高音歌

唱家，他们在共同的事业追求

中相知相爱，携手人生，伉俪情

笃。论出身家勤是满族的格

格，比嘉锵要高出一筹，可她甘

居幕后，为丈夫的事业默默奉

献一切。国宝级的著名书法

家、文物鉴赏专家启功老先生

是金家勤的表姑父，嘉锵兄因

此有幸多次亲聆启功先生的谆

谆教诲，这给他的艺术人生带

来巨大的益处。1987年启功先

生还特地为他写过一幅字：龙

吟虎啸。可见他对嘉锵歌唱艺

术的器重和赞赏。

我和嘉锵从初中分手，一直

到1986年瑞安中学九十周年校

庆时重逢，其间整整相隔了 35

年，可彼此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

方，我们高兴地在西砚山东坡的

那株不老松下合影留念。一晃

眼，到现在又过去了30年，今天

彼此都已历尽沧桑，垂垂老矣，

不老的只有嘉锵的歌声。

那天，座上的子系同学和

他都已年届八十，我们共同举

杯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祝嘉锵

兄的歌声永远不老。

“老友记里会老友，鹿回头

村喜回头，青春年华东逝水，唯

有歌声天地留。”

随口编上几句，算是对海

南聚会的一个纪念吧。

摆渡红尘，把喧嚣和浮躁

抛在身后。平生第一次连车

带人渡过宽阔的江面，十几分

钟后抵达蛇蟠岛。

临江而居，避开烈日，昼

伏夜出。

岛上的渔民睡得很早，我

们开着车在岛上绕行了一周，

路上空无一人，更鲜见车辆行

驶 。 海 风 带 着 咸 味 扑 鼻 而

来。不知怎的，原先最讨厌的

海鲜味儿，现在闻起来带着原

始的亲切，像小时候乡野村味

的纯正，不掺杂世俗的功利。

不觉间到了在水一方国

家级农家乐。

“农家乐还有国家级？”我

哑然失笑。

刚刚停稳车，门卫老伯招

呼我们开进去，说里面很大，

走路很费劲，只要在八点半以

前出来即可,不收费的。

在动辄收停车费的今天，老

伯的热情令我们感动。好人呐！

月色朦胧，霓虹幽蓝，给

平静的渔村更添一份静谧。

车沿主路缓行，不远处“在水

一方欢迎您”几个霓虹大字闯

入眼帘。原来是个度假村，里

面人迹寥寥，我们把车停在水

岸边。漫步观赏高台，蓝蓝的

霓虹倒映水中组成一幅奇妙

的夜景，远处一只小船慵懒地

飘荡在河中。仰望星空，一轮

孤月洒宁辉。随意，闲适。习

习凉风吹来对岸几个青年爽

朗的笑声，更衬出夜的静谧。

八点多回宾馆，路上空旷

无人，渔民大都息灯休息。宾

馆的老板娘还在打扫卫生。

这是一家勤劳的夫妻店。整

理房间，换洗被褥都是两夫妻

亲自动手。他们说岛上游客

稀少，生意惨淡，请服务员不

划算。受他们的影响，店主十

来岁的女儿也在帮妈妈收拾，

儿子则在服务台守着。全家

总动员，勤劳致富。

店主不光勤劳，还是个精

明的生意人，刚登记入住就揽

生意让我们在他家吃晚饭，说

保管比别处的海鲜便宜。我探

头看了一下餐厅，规模不小，估

计平时经常承接团队餐。四方

桌摆在门前道坦上，海鲜餐果

然地道，琢磨着如此美味肯定

是店主请了名师掌厨。感叹店

主的精明，服务员可以省，厨师

绝对不能省，生财有道。

结完帐，张老师询问这餐

花了多少？

胡老师打着哑谜：“饭钱

不贵——水浒传。”

我脱口而出：“108元”。

“没想到反应挺快的嘛！”

“那是，跟着老爷子混，没

有点江湖常识怎么行？”

凌晨三点左右，我被“突

突突”的三轮卡马达声搅醒，

这是渔村开始渔市交易时间，

难怪晚上睡得这么早！

翻了一个身，继续和周公

约梦，这一觉醒来就错过了看

日出的时间，为了弥补错失，

我们七点多就到了景区野人

洞的门口。景点还未到营业

时间，无人把守，我们进入景

区大门，拍照笑谈。也许是我

们的谈论声惊扰了保安，他把

我们“请”出了景区。到了第

二个景区海盗村时，依然未到

开放时间。在门口等不多时，

来了一辆旅游大巴，高声喧哗

的游客终于撞开了售票员的

哈欠，我们也买票进海盗村。

海盗，特别是中国的海

盗，是个神秘的话题。蛇蟠岛

众多的采石留下的洞窟，成了

历代海盗天然的藏身之处。

进入大门就是海盗村五

位著名海盗的塑像：孙恩、卢

循、方国珍、王直、郑芝龙。因

为同一身份，即使隔着千年的

时光，他们依然站在了一起。

哈哈！有缘千年来相会！

洞中石刻“道不行，乘桴

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

朝”，这是王直的名言，借用了

孔子的话，意思是, 天下无

道, 政治腐败, 社会黑暗, 就

起义下海。冠带为官, 效忠于

昏君, 才是人生的不幸! 他一

语道破了海盗产生的历史原

因和社会黑暗的根源。

海盗们虽然干着杀人越

货的勾当，对子女的教育却是

重儒学，兴礼教，设学馆，聘名

师，授以诗书礼经。看来海盗

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

干海盗。在洞内设立蒙学馆，

让子女在此受教育。

走完三分之二景点，一场大

雨突然而至，淋得游客东奔西

走。好在海盗村洞多，躲在洞里

成一统。只是牵挂阳台的衣服，

这回肯定是淋得惨不忍睹。

回到酒店正打算收拾残

局，迎面而来的老板娘笑眯眯

地说：“衣服帮你们收进来了，

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我感动

地不住点头。

“好人哪！”

词师阮世池先生，在瑞安

城乡可算是个家喻户晓的人

物。阮世池先生家住瑞安城

关，曾任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

主席，瑞安市曲艺家协会主

席。熟识他或不熟悉他的人，

都亲昵地叫他“阿池先生”。

对于阿池先生这个名字，

敝人念小学一年级时就知道

了。那时，我家住湖屿桥老街

周宅对面。周宅，是当时湖岭

山区唯一一家词院。一年四季

八节，周宅巷时时传出“咚咚

——噔噔——”的牛筋琴与扁

鼓、拍板之类的乐器敲击声音。

我平时喜爱听唱词，若看

到周宅巷口木牌上写着：“今晚

特邀词师阮世池先生演唱”，就

会欣喜雀跃，并奔走相告给家

族中的词迷们。那些词迷的心

情亦同我一样兴奋，晚饭吃后

筷子还未放定，就急急地去听

阿池先生唱词啦！更为闹腾的

是街坊上的那些女词迷们，一

听说今晚是阿池先生唱词，便

满街逐院地吆喝：“阿花姊、阿

凤嫂，快到周宅听阿池先生唱

词！”阮世池先生唱词时，周宅

词院内可闹热啦，灯火通明，人

声鼎沸，座位不够，只好临时添

加木凳、竹椅。说也奇怪，当阿

池先生“咚——咚——”扁鼓一

敲，那沸沸扬扬的杂乱，顿时变

得鸦雀无声，连缝衣针掉到地

上也听得见。

阿池先生出身寒门，父亲

为使他成年后有个职业，十二

岁时就送他到陶山阿华先生

那里去学唱词。阿华先生见

他年少聪颖，将自己平生所学

的曲艺诀窍给他来个“尽肚

透”（毫不保留）。经几年刻苦

学艺，阿池先生词艺大有长

进。十九岁时，就单独肩负牛

筋琴、扁鼓到湖岭周宅词院演

唱《粉妆楼》，博得听众一致好

评。阿池先生并不满足称许，

仍对曲艺精益求精。为求百

丈竿头更进一步，他还四处寻

师学艺，并将古老的曲调、唱

腔作了大胆的革新，在温州鼓

词的曲艺艺坛上独树“阿池流

派”。他演唱时，能用牛筋琴

巧妙地配出京、瓯、昆、越等戏

曲曲调和新时代的歌曲；他表

演时，能将丑、末、净、旦等各

种角色生动地显示出来，使听

众犹如身临其境，给人以美的

享受。例如他演唱《庵堂认

母》时，唱得入神时声泪俱下，

将徐玉宰苦苦哀求母亲相认

的那场面活生生地演唱出来，

使听众倍感同情。一位女词

迷说：“我听阿池先生唱认母

这一段，我伤心的眼泪流湿了

三条手巾呐！”

阿池先生演唱的温州鼓

词，名声大震。他还曾晋京参

加全国曲艺观摩演唱，受到周

恩来总理亲切地接见，并被中

央电视台录制成了电视专题

片。而今，阿池先生已是八十

余高龄，仍然宝刀不老，默默地

在做好温州鼓词“非遗”传承指

导工作，博得曲艺界高度评价。


